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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重仓”富民

昆明富民的“新长征”：
以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矩阵重塑滇中产业版图
中经记者 颜世龙 昆明报道

90 多年前，红军长征曾两过

昆明市富民县，在老干山上的战

斗遗址至今仍在诉说着那段筚路

蓝缕的峥嵘岁月。90多年后的今

天，一支由央企组成的“建设大

军”沿着同样的山脊攀援而上，在

坡度大、石头多的荒山和山地之

间，铺设光伏板、开凿隧洞、浇筑

大坝。

这是富民县正在上演的一场

“新长征”——以三峡集团、中国

电建两大央企为龙头，总投资超

过百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60万千

瓦的光伏与抽水蓄能项目在此密

集落地。随着三峡集团罗免、赤

鹫两座光伏电站（合计20万千瓦）

于2024年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发

电，以及云南省首座抽水蓄能电

站——富民抽蓄电站（140 万千

瓦）于2024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

这个滇中小县的新能源装机规模

正在迅速逼近“百万千瓦”门槛。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对这些项目而言，它们的意义远

不止于发电。每年 3.3 亿度的绿

电、860 万度的应急调峰能力、

6000 万元的年产值贡献，以及为

外贸出口企业打开“绿证认证”大

门的通道，正在让富民县从传统

农业县向“滇中绿色能源枢纽”悄

然转型。而当地干部们谋划的不

止于此——试图以“新能源+”为

支点，撬动农业、文旅、康养和数

字经济等多个行业的升级。

“绿电”真的能“富民”？

昆明富民：红色基因引领乡村振兴 产业链深耕筑牢富民根基

站在富民县赤鹫镇的山坡上，

一眼望去，数以万计的光伏板沿着

山势铺展，在高原的阳光下泛着蓝

色的光泽。三峡集团富民公司赤

鹫光伏项目的项目经理李直达对

这里再熟悉不过。

他告诉记者，三峡集团作为全

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央企，在富民县

已建成罗免和赤鹫两座光伏电站，

总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年均发电

量达到 3.3 亿度。“每年可以减少

26.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为富

民县贡献约6000万元的产值和可

观的税收。”这两座电站并非孤立

的项目，而是国家金沙江下游“水

风光储”一体化国家级清洁能源示

范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发

出的电力，通过高压电网输送到江

苏、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

2024 年 12 月，随着罗免光伏

电站二期项目全容量并网，标志着

整个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云

南侧实现了全容量并网发电。值

得一提的是，罗免二期项目从开工

到并网仅用了三个月，创下了令业

内惊叹的“央企速度”。

“这个速度背后，是有精神力

量的支撑。”李直达透露了一个细

节：罗免二期所在的区域正是老

干山——红军长征战斗遗址之

一。“建设队伍来到现场，了解到

这段历史，大家自发地把‘艰苦奋

斗、不怕困难’的精神刻进了心

里。条件确实艰苦，山高路陡，材

料运输困难，但最终大家咬着牙

干下来了。”

而在富民县款庄镇，另一场规

模更为宏大的建设正在地下和山

间同步展开。中国电建（富民）抽

水蓄能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总工

程师、副总经理张明达介绍，富民抽

水蓄能电站是云南省首座抽水蓄能

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总投

资约93亿元，2023年12月获省发展

改革委核准，2024年4月正式开工，

计划2030年4月全面投产发电。

张明达告诉记者，电站建成

后，将像一台“巨型充电宝”，在用

电低谷时把水抽到上水库储存势

能，在用电高峰或电网应急时放水

发电，满负荷状态下可在6小时内

释放 860 万度电，主要承担电网

调峰填谷、储能、应急等重要职

能。“富民地处滇中电力负荷中

心，抽水蓄能必须围绕负荷中心

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张明达说，

“项目的一系列资源指标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都算一流，加上中国水

电全球领先的技术，这是一个非常

优质的工程。”

从地面上的光伏矩阵到山体

内部的抽蓄机组，两大央企在富民

县的投资版图已经清晰成型。富

民县发改局副局长杨艳芳提供了

一组数据：目前全县已建成新能源

项目 46 万千瓦，在建及即将建设

项目56万千瓦。“等项目全部建成

后，富民的新能源装机将超过100

万千瓦。”这意味着，一个滇中百万

千瓦级清洁能源矩阵正在从蓝图

变为现实。

随着各大绿色能源项目的落

地，富民县打开的是一本经济账本。

首先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三峡

集团的光伏项目每年6000万元的

产值、稳定的税收，以及施工期间优

先雇佣当地劳动力的用工模式，让

偏远山区的农民第一次在家门口拿

到了央企的工资。更让当地村民感

到意外的是，光伏项目租用的土地

并非良田，而是坡度大、石头多、几

乎无法耕种的荒地。“我们当时以最

高的价格向老百姓租赁这些土地。”

李直达说，“原本荒着的山地，现在

每年给农户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

这是实打实的实惠。”

中国电建抽蓄电站的93亿元

投资，则更像一颗重磅炸弹投入县

域经济。张明达说，项目施工期间

需要大量用工、设备物资采购和物

流中转，“对地方的就业、餐饮、运

输、建材等行业的拉动是非常直接

的。”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在征

地移民、土地流转、林地划拨等要

素保障上“专班推进、跑出了加速

度”——从项目核准到正式开工仅

用4个月，用地预审与选址审查时间

从45天压缩到5天，项目核准批复仅

用5天。2216亩土地已移交到位，53

个作业面、11条隧洞同步推进。

但富民县想要的不只是眼前

的经济数字。杨艳芳反复提到一

个概念——“新能源+产业”。她

的逻辑是，当新能源成为县域的

“基底产业”后，它可以与农业、文

旅、工业产生化学反应，实现“1+

1>2”的效应。

这种“化学反应”已经在发

生。李直达透露，三峡集团正在考

虑与当地农业企业合作，在光伏板

下种植中草药等农作物，实现“农

光互补”，“最大化地为老百姓创造

收入”。而在款庄镇，抽水蓄能电

站形成的“高峡出平湖”景观，已经

与款庄的群山、温泉、桃林融为一

体，当地规划了樱花漫道、花海露

营、机车营地等项目，把工业工程

变成了文旅IP。电站厂房遗址将

被改造为科普教育基地和工业艺

术展览馆，环库公路和连通公路正

在打通旅游交通的“最后一公里”。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绿电”对

富民县未来产业的“认证”价值。自

2016年云南省实行电力市场化交易

以来，清洁能源企业可以将绿电通

过售电公司卖给当地用电企业。李

直达解释：“我们的光伏电站发的是

绿色电力，用电企业通过购买绿电

取得绿证，就获得了绿色认证。在

对外贸易出口产品时，这可以帮助

他们减少成本、增加利润。”

换句话说，当富民县拥有了大

规模的新能源装机，它就不仅仅是

在“卖电”，而是在为全县的工业产

品——尤其是外贸出口产品——

提供一种“绿色背书”。在欧盟碳

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国际贸

易规则日益收紧的背景下，这种

“绿电+产业”的耦合能力，可能成

为富民县未来招商引资的核心竞

争力。杨艳芳说：“发展新能源，能

为我们后续‘新能源+产业+农业+

文旅’等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能源动力和保障。”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路过富民，

留下的是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火

种。90多年后，这种精神被富民县

的干部和央企建设者们重新点燃。

在陡峭的山坡上、在幽深的隧洞里、

在巨大的抽蓄机组基坑旁，长征精

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铺设的

每一块光伏板、浇筑每一方混凝土

的实际行动。而这场“新长征”的终

点，是一座滇中小县通过绿色能源

实现产业跃迁的全新未来。

中经记者 颜世龙 昆明报道

云南昆明富民县，外界光听

名字就知道祖上“阔绰过”。在历

史上，当地因生态宜居、物产富

饶 、百 姓 生 活 殷 实 ，故 称“ 富

民”。而在 90 多年前，红军曾两

次过境富民县。90 多年后，当地

以“红色+”为引擎，将长征精神

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红色文化赋能农文旅融合，产业

链深耕筑牢农业根基，探索出一

条“红色铸魂、产业富民”的特色

发展路径。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从赤鹫镇邵家大院的研学课堂到

半山耕耘的千亩田园，从鸣丰鹅

业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到昆洲农业的“猪芯片”攻关，富

民县用产业链思维重塑农业价

值，让农民在土地流转、家门口务

工、订单养殖中实现多元增收，绘

就了一幅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富

民画卷。

赤鹫镇，这个因红军长征过

境而镌刻红色记忆的小镇，如今

正以“红色+”模式焕发新生。镇

党委宣传委员罗丹怡介绍，赤鹫

镇已形成五大特色产业格局：以

樱桃、红薯、杨梅、蓝莓为主的果

蔬产业，以肉牛、蛋鸡、黑山羊为

主的养殖产业，以高原特色乳品

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以

三峡十万千瓦光伏为主的新能源

产业，以及以红色文化、传统文

化、农耕文化深度融合为特色的

农文旅产业。

“我们以红色文化为魂，让它

与农业产业形成有机结合、深度

融合。”罗丹怡说，赤鹫镇的农文

旅产业依托红色文化、传统文化、

农耕文化及农业产业，形成了一

条“双向发展”的道路——依托红

色资源带动果园采摘、研学路线

蓬勃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又反哺

红色资源，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

人心、传播更广更深。

这一模式的典型载体，是邵

家大院红色研学项目。2024 年，

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赤鹫镇创

新“村企合作”模式，以邵家大院

为载体，与乡村宝贝开发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红色文化研学课程，

村集体每年收益可达 3 万元，同

时，半山耕耘项目的大部分劳务

用工来自赤鹫村及周边村民，形

成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我们异地恢复重建邵家大

院，主要考虑是让更多游客和中小

学生了解赤鹫红色文化，同时让企

业更好地运营联营这个红色文化。”

乡村宝贝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盛宏

图介绍，公司成立于2019年，项目

核心区及周边可利用土地千余亩，

年营收约400万元。园区涵盖研学

教育、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会议等

六大板块，而红色研学板块自2024

年运营以来，每年营收近40万元，

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盛宏图坦言，作为民营企业

承接运营红色文旅，初心源于“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

念。“这是一份社会责任和企业责

任感。我们不仅传承红色文化，

更让它成为企业精神的支柱。”他

特别提到，将红色文化纳入中小

学生课程体系，是为了让红色文

化“不在墙上、不在展馆内，而是

来源于他们的生活当中”——通

过实景场地体验，让学生亲身实

践，了解红军吃苦耐劳、不怕艰险

的精神，“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和

平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这种“红色+农文旅”模式正

产生显著的联农带农效应。罗丹

怡算了一笔账：项目周边部分农

户收入从过去单纯的种地、外出

务工，拓展到土地流转租金、景区

内长期务工、果园采摘短期务工

等多元渠道，实现“家门口就业”，

农户每年能增收3万余元。周围

果蔬产业也被带动起来，短季采

摘、果树修剪等劳务需求让村民

四季有活干、月月有收入。

数据印证了这一模式的生命

力。赤鹫镇近5年旅游人次达300

多万，实现旅游收入9.9亿元。而

放大到全县，富民县文旅局副局

长李德介绍，富民县拥有3个A级

旅游景区，2025 年全县旅游总接

待人次 685 万，旅游总花费 30 亿

元。“红色资源是历史的东西，失

去就不可能再有。我们的第一责

任就是保护，然后开发利用，让更

多人了解红色记忆，把故事一代

一代传下去。”李德说。

从邵家大院的一栋建筑，到

赤鹫镇的五大产业，再到全县685

万人次的旅游接待，富民县探索

出一条“红色引流—文旅体验—

农业变现—反哺红色”的闭环路

径。红色文化不再是静态的文

物，而是激活全域资源的“流量入

口”；农业产业不再是单一的生

产，而是承接文旅消费的价值载

体。这种双向赋能，正是对长征

精神最鲜活的当代诠释。

“红色+农文旅”双向赋能

如果说红色农文旅是富民县

乡村振兴的“面子”，那么产业链深

耕则是筑牢发展的“里子”。在畜

禽种业领域，富民县正以“做精做

细”的工匠精神，打造从种源保护

到商品养殖的全产业链条。

云南鸣丰鹅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鸣丰鹅业”），是

这条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负责

人 胡 明 介 绍 ，公 司 成 立 于 2008

年，已形成种鹅养殖、种蛋孵化、

鹅苗销售、商品鹅回收、白条鹅销

售五大业务板块，年平均收入过

千万元。目前年出栏商品鹅 40

万余只，提供鹅苗100万余只。

“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公司提供种苗，农户负责

饲养，公司保底回收，削除后顾之

忧。”胡明向记者算了笔细账，农户

养殖一只商品鹅利润在 12—15

元，一般规模养500只，一年出栏3

批次共 1500 只，只需一个劳动力

即可，“且不需要是青壮年劳动力，

家里闲散人员、年纪大点的、妇女

都可以做。”每年能增收 1.8 万—2

万元。规模最大的养殖户一批次

可养 2000 只，一年出栏 3—4 批共

8000只左右，收益更为可观。

这种模式的深层价值，在于

对本土物种的保护与开发。鸣丰

鹅业是省级云南白鹅保种场，而

云南白鹅这一本地品种已于2025

年进入国家级品种名录。“国家要

大力发展种质资源保护，不保护

就面临灭绝。”胡明强调，云南白

鹅相比国外品种，具有耐粗饲、适

应性强的显著优势——“鹅，70%

是饲草，我们的品种耐粗饲、适应

性好，肉用、肝用都可以。”在云

南，包括大理永平在内的回族群

众长期用云南白鹅填饲鹅肝，品

质优良，填饲后的鹅体制作腊鹅

同样出名。“这是有历史的东西，

不能丢了。”

从保种场到养殖户，从鹅苗到

鹅肝，鸣丰鹅业构建了一条“种业

安全+农户增收+特色产品”的完

整链条。一只鹅的 12 元利润背

后，是企业在种源培育上的持续投

入，是“公司兜底”给农户的确定

性，更是本土物种对抗外来品种冲

击的“护城河”。

与鹅产业的“保种”逻辑相呼

应，富民县的生猪产业则主攻“育

种”难关，直指种业“卡脖子”痛点。

“我们国家的种业一直被国外

‘卡脖子’，我们现在就是打造‘猪

芯片’，不让国外卡着中国人的脖

子。”云南昆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昆洲农业”）监事

王再丽的普通话虽不标准，但掷地

有声。她说，我们的核心团队是由

四川农业大学杨喜堤博士领衔，组

建 12 名博士科研团队，涵盖生猪

育种、动物营养、遗传育种、智能装

备等领域。

据了解，昆洲高原智能原种猪

场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分三期建

设。目前一期投资 1.6 亿元已完

工，建成2.5万平方米养殖用房，引

进 2050 头“蓝耳双阴”优质原种

猪。计划2028年建成国家级核心

育种场，2030年建成共享智能种公

猪站，以“育繁推一体化”种猪产业

链为核心，打造中国生猪种业的自

主可控体系。

“今年的猪价非常低迷，还没

有盈利。”王再丽坦言行业困境，但

育种攻关的长远价值不容动摇。

正如芯片之于信息产业，种猪之于

生猪产业是“根技术”——国外长

期垄断优质种源，中国养猪业陷入

“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

环。昆洲的尝试，正是从产业链最

上游打破这一困局。

富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

兴梅向记者介绍，2025年全县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达 28.41 亿元，目前

联农带农收入主要包括土地流转

租金、村集体项目租金收益、家门

口务工收入等部分。这一收入结

构的多元化，正是产业链深耕的结

果——农民不再仅靠卖农产品获

利，而是嵌入产业链各环节分享增

值收益。

从一只鹅的12元利润到一头

猪的基因图谱，从农户的 1.8 万元

年增收到 3.5 亿元的育种投资，富

民县的产业链深耕呈现出“小而

精、小而特”的鲜明取向——不追

求规模扩张，而是聚焦种业这一

“芯片”环节，以技术壁垒构建产业

护城河，以联农带农机制确保发展

成果共享。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富民，

留下的是“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火

种。90多年后，富民县以红色文化

铸魂、以产业链深耕固本，让长征

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延

续。从赤鹫镇邵家大院的研学课

堂到鸣丰鹅业的保种场，从昆洲农

业的育种实验室到全县 685 万人

次的旅游接待，一条“红色赋能、产

业富民”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辨。

这不是对历史的简单纪念，而

是以产业链思维重塑农业价值、

以市场化机制激活红色资源的创

新实践——正如当年红军走过的

山路，如今正成为富民强县的康

庄大道。

从“一只鹅”到“一头猪”

图为三峡集团职工在富民的光伏电站修建现场。 受访者/图

李直达透露了一个细节：罗免二期所在的区域正是老干山——红军长征战斗遗址之一。

但富民县想要的不只是眼前的经济数字。


